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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吉尼小镇
圣 吉 尼 在 侏 罗 山 下 的 一 个 丘 陵 地

带。 名为市， 实际是个不大的镇。 西边

的山势有点猛， 突起的意味重重的。 山

脊都磨平了， 呈南北方向在天空平缓推

进， 脊线和山腰的云岚， 一起刻画着大

起大落 ， 法 国 和 瑞 士 的 边 地 被 广 泛 包

括。 圣吉尼属于法国， 由于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的许多科学家住在这里， 对外交

往就多了。 我是圣吉尼市邀请的客人，
不少时间在边走边看。

公 路 在 大 片 绿 地 和 红 黄 的 房 子 之

间， 显得灰， 像一个时期我们形容的那

种思想的灰。 缺乏坚定的方向， 低沉、
摇摆 。 一些 段 落 有 点 裂 ， 加 上 爬 坡 转

弯， 一直没个平静。 每天被满满的车流

洗涤着， 差不多成了一条旧衣裤， 看起

来不咋的， 穿起来宽松实用， 就让小镇

套着吧！ 反正， 法国这个国家， 年岁长

历史久。 老旧的现象有时能和时尚接连

一起。 我刚下飞机， 上了日内瓦到圣吉

尼的 Y 巴士 ， 对面一个姑娘 ， 裤子上

的窟窿被修长的腿摆平， 露出的肤色倒

像带着遮掩的偷窥。 哦， 是蓝牛仔裤！
窟窿周边是蒲公英一样的绒絮， 围拢和

突围的应该都是春天的草地。 就算云朵

是个伤口是 个 愤 怒 ， 可 是 在 深 蓝 里 放

牧， 阳光地带也会灿然飘动。 那是我进

入法国的第一时间， 车上人不少， 我将

目光偏向窗外。 起落的飞机， 尖顶的建

筑， 大片黑色向日葵秆， 雕塑， 众多的

异国面孔， 在时空交错。 带着破绽的见

识不易过滤， 反而突破下午的阳光， 明

亮了时尚。 奔波围堵过来， 裂缝也能替

补和借用。 往事和历史仍在路上， 这里

有许多看点 ， 七 次 反 法 联 盟 浸 透 了 阴

谋、 热血和杀戮， 邻居加亲戚成对头，
一百多年里， 英国和法国打个不停。 英

国不光打头阵， 还喜欢把别人扯进来。
荷兰 、 奥地 利 、 西 班 牙 、 土 耳 其 、 俄

国、 普鲁士、 瑞典、 撒丁、 那不勒斯等

都是英国的盟友。 算计着别人也被别人

算计。 疆土简直成了祸根， 霸权、 战争

和掠夺就像山峰不断在欧洲绵延。 拿破

仑是动荡的时代和这方厚土激扬的惊涛

骇浪， 引来无数仰望。 泥土里沉埋的东

西多了， 说不准就会扒拉出一堆炮管、
马鞍、 勋章什么的。 远的不说， 我所知

道的十九世纪末和一战二战期间， 这里

绝非等闲之地。 这路运过粮草、 布匹、
枪弹、 石块， 比石块沉重的消息。 瞧，
我也像根木头一样被运来了。

日内瓦到圣吉尼四十分钟车程。

钟一样守时的 Y 巴士， 还有 18 路

轻轨电车 （终点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到圣吉尼还有五分钟）， 都是这条路上

养的马 ， 属 于 不 断 的 奔 跑 。 边 上 的 房

子， 也应该是路运来的。 不过， 多年之

后事情 连 尾 声 也 看 不 到 了 。 老 大 一 个

顶 ， 从 空 中 斜 过 ， 不 小 的 气 势 愣 在 那

里， 墙的尺寸好像压短了。 大小别墅里

院中石阶有点小意思， 擦着水池旁鹅，
鹿， 牛羊等塑像的边缘， 带点弯地转到

不大的门面。 割草机、 汽车停在边上，
齐整厚实的墙是草叶做的， 但铁丝在绿

色里躲着。 四周草坪覆盖了诸多痕迹，
绿色波澜壮阔地直涌坡面和山地。 落在

其中的内容， 不新也不旧， 房前屋后绝

无拖泥带水的现象。 丰富的颜色彩饰着

视野 ， 生 活 进 入 暖 色 调 ， 不 增 加 不 减

少， 就像市中心每天的黄昏。 一个大胡

子， 两个银发， 一个秃顶， 两个妙龄女

郎， 还有一个目光游移的人， 坐在中心

广场的东角， 伞不动， 黄昏不动， 人数

不动 （也许一个外国人的眼里， 这些法

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咖啡的总量估计

也是不 动 的 ， 增 加 或 减 少 是 瞬 间 的 动

作。 那里的浓淡只是对黄昏的堆加， 不

改变认定的味道。 冰块、 糖和奶， 冷静

又扩散了圣吉尼的一些选择和时光。 四

边门窗过来的灯火， 像加了弱音器的小

号， 明亮里有了暗弱的势力， 不短的调

和与较劲里， 黄昏里的主题， 还是在我

的面前鲜明了。 借着广场的拐角， 我有

点匆匆地消失在街头的暮色。
朝小镇任何一个方向走去， 都能让

我看上好一阵子。 西边有座林子， 背景

就是侏罗山。 一条布满碎石子的土路把

我带进去。 迎面是高深的寂静。 枝桠和

叶片在紧密搭配， 好像还有一些互动未

咬紧。 都秋天了， 该抓紧的抓紧， 总有

新的节点和啮口在等待。 一条溪流在乱

石上跳 动 ， 拖 长 的 声 音 是 对 深 度 的 诵

读， 又被水花瓜分和运走。 溪流在回避

着石头根须， 同时不断发泄着占有的欲

求。 弯曲又柔软的小路， 是暗中被清洗

的段落， 就像大革命、 凡尔赛宫、 卢浮

宫里普 遍 的 心 机 和 手 段 。 繁 忙 充 满 林

子 。 岁 月 提 升 了 生 命 的 高 度 ， 一 些 被

风雨掏 空 的 躯 干 ， 一 副 没 心 没 肺 的 样

子 ， 瘦 骨 嶙 峋 了 丛 林 形 象 。 枝 梢 在 相

同 和 不 同 的 位 子 ， 抽 打 挤 压 着 空 间 ，
空间零 碎 了 ， 像 一 些 白 乎 乎 的 羽 毛 被

粘附 。 粗 壮 的 藤 蔓 在 把 不 同 的 路 线 网

络串联 一 起 ， 马 蒂 斯 和 高 更 喜 欢 这 东

西 ， 色 彩 常 常 从 那 里 掉 下 ， 砸 中 一 块

泥土， 砸中一种流行， 叫它野兽派也好、
印象派 也 行 。 我 知 道 ， 就 是 那 些 枯 树

老藤与 低 矮 的 草 叶 ， 产 生 的 冲 动 砸 击

过世界， 震撼也深化了大地的想象力。
米勒 、 塞 尚 、 雨 果 、 兰 波 、 莫 迪 亚 诺

都是这 块 土 地 上 的 浓 墨 重 彩 。 伏 尔 泰

的莫尔 奈 庄 园 离 这 里 不 远 （也 就 是 沉

重的砖块和木板围起的 暮 年 的 生 活 ）。
重量的 源 头 在 这 里 ， 影 响 的 力 度 荒 芜

了小径。 多少年前的寂静都在保存着，
轻易不 动 。 并 且 还 在 积 累 着 ， 而 我 的

到来 ， 只 是 磨 损 或 消 费 了 其 中 的 一 点

点 。 突 然 ， 一 根 黑 漆 漆 的 树 木 将 我 的

目光拽去， 一大堆零乱的板块线条里，
它显得 严 厉 ， 那 是 阴 暗 朝 着 黑 暗 快 速

奔跑的 结 果 ！ 我 有 些 在 乎 ， 周 身 绷 得

紧紧的。 在这片土地， 我是不踏实的、
无 根 的 ， 而 无 根 的 心 态 最 容 易 惊 动 ！
不说林 子 里 出 现 黑 漆 漆 的 表 情 ， 就 是

一枚坚 果 掉 下 的 声 音 ， 也 足 以 让 我 警

惕地侧 目 。 理 智 告 诉 我 ， 弯 道 不 一 定

就是绕 来 绕 去 的 阴 谋 ， 黑 影 并 不 绝 对

暗含凶 恶 ， 老 旧 的 现 象 里 也 有 料 想 不

到的潮 流 。 蓊 郁 的 草 木 原 本 不 携 带 除

却自然 本 身 的 倾 向 和 行 踪 。 植 物 的 气

息是浓郁的安宁的， 它能融掉躁动的阴

影。 前方传来狺狺的狗叫。 这回我真的

紧张了， 是一个女人带着两条狗， 那种

像奶牛一样身上有块状斑点的狗， 其中

一根带子， 将女人拉成了仰角。 林中的

路是狭小的， 仿佛一阵慌乱之后， 就会

没了。 女人在用力， 也在呵叱着狗。 我

停住了， 让半座林子做了依靠。 女人和

狗没有停步， 女人微笑地招呼我， 也不

断向狗低语着。 狗望着我， 从身边过去

了， 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天没有阳

光， 没有影子加重这里的气氛。
数天以后， 我发现小镇的东面也有

一座林子， 林中同样包容着一条溪流。
两座林子简直以小镇为中心， 对称着。
它 们 同 样 在 用 凝 重 和 轻 盈 、 杂 乱 和 时

序、 新生和老旧， 回望着小镇。 后来，
我隔一阵子就到林子里转悠甚至跑步，
碰到法国人我也会主动招呼。 再也没有

头一回的感觉。
如果没有一面法国国旗竖着， 我不

敢 相 信 这 就 是 圣 吉 尼 市 政 府 ， 二 层 建

筑 、 不 大 的 门 面 ， 多 少 回 我 从 面 前 走

过， 见不到人进去， 也没人出来。 门永

远关着， 也没牌子， 深色的玻璃看不到

里面的动静， 像一个不常用的仓库。 有

一天， 一个通知贴出： 晚六点半召开市

长见面会。 地点在我宿舍对面的马路边

上。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时间快到了，
可天下起了小雨。 一些人在临时拉起的

篷布里站着说话， 路灯和雨条把他们涂

抹得清晰又模糊。 篷布里备有葡萄酒和

果汁。 这样的见面会， 像熟人朋友街头

碰到了， 就在马路边上聊聊。
孩子告诉我见面会开过多次， 都是

在市政府的会议厅里。 主要听取市民们

对市政工作的意见。 篷布里的气氛很热

烈， 许多法国人微笑着招呼我。 一个年

长的大胡子对我说， 他去过中国， 在上

海办过一个文化公司。 市长是一个敦实

的中年人， 头大大的， 黑发在灯火里有

些发亮。 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 他

从人群里大步跨过来和我握手。 问我对

圣吉尼的看法， 我说这是一个整洁的地

方， 草地和树林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我

每天要花一定的时间在那里走动。 市长

告诉我， 幼儿园设施投入会多些。 运动

场在做小的改造 （我早上跑步的操场就

在坡面底层加了砖块）。 一些事在落实，
18 路轻轨电车会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接到圣吉尼。 这些消息都在把小镇向着

更好更便捷的方向铺垫着。 淅淅沥沥的

小雨， 潮润了空气的湿度。 先来的人走

了， 后来的人又进了马路边的篷布里。
一辆车子从边上擦过， 鲜亮的水花挂上

了圣吉尼的一角。

阮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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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鸢》 是作家葛亮沉淀七年之后

推出的长篇小说， 讲述北方几个家族上

世纪 20 年代初起经历的兴衰起落， 故

事从 1926 年写起， 写到 1947 年， 彼时

主人公还是青年， 而全书的楔子部分似

乎又交代了主人公在晚年时的生活图

景， 所以算起来， 虽是写了主角的前半

生， 却是关照了他的一生。
全书就像是历史图卷 ， 只顾缓缓

展开， 每个人物来了、 活过、 退下、 隐

去。 初看有些不习惯， 总以为某个人物

仍是后面的线索， 出现了一场， 可能还

有别的戏， 但并非如此 ， 看到后来发

现， 作者就是没想刻意去埋线索， 他只

管讲着， 因为历史就是这样， 哪有那么

多前后呼应与巧合 ， 发生过就是发生

过， 聚着是聚着， 散了就是散了。
在特殊的时代里 ， 军阀混战 、 抗

日、 地下革命， 大家族里的人或多或

少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角色 ， 被时代碾

压时的慌乱与逃亡 ， 面对外侮时的愤

怒与反抗， 其后的死难或牺牲仿佛都

是寻常事， 然而， 一个家庭 、 家族在

巨变中能挺下来， 源于各种碾压过后，
精神依然不坠， 是令人感叹的。

小说里有那个年代的轮廓 ， 更有

许多细处， 吃食点心 、 书法绘画 、 京

剧昆曲。 葛亮说自己为这部作品写的

资料笔记就有一百多万字 ， 其中很大

一部分应该就是这些细处的考据与求

证。 写得最仔细的 ， 当属做风筝的过

程。 自打文笙小时候父亲给他买过风

筝， 陪他做过、 画过风筝 ， 这风筝便

成 了 全 书 的 眼 。 如 何 挑 选 合 适 的 竹 ，
如何将其拗弯， 如何敷纸 、 一层层刷

浆、 如何上色画图案 ， 前后或简或繁

出现了多次。 出现多次的还有风筝的

放法， “上好了线 ， 他将风筝停在自

己的手背上 ， 略略举高……忽然一抖

腕， 撒出手去， 那风筝先是迟疑似的，
平平飞了一程， 忽然如得了命令 ， 昂

然跃起。”
如果风筝只是写到这个份上 ， 当

然不够， 借着几个放风筝的场合人物

之间的对话， 其实都是在借喻处世之

道。 比如 “没有规矩 ， 不成方圆 ， 这

线就是风筝的规矩”； “有了线， 风筝

就 知 道 回 来 的 路 …… 人 总 要 有 些 牵

挂”。 这些都是文笙说的， 也印证文笙

每一个阶段的人生态度。
虽然书里从楔子 、 第一章到最末

一章， 都有文笙， 但书中出现的人物何

止十数。 我非常喜欢里面的 “普通人”，
就是那些出现不多 ， 但有限的几次亮

相， 都特别打动人的角色 。 书里提到

一 所 新 式 学 校 的 校 训 是 “尚 勤 尚 朴 、
惟忠惟诚”， 这几字总结他们最贴切不

过。 郁掌柜受文笙母亲之托 ， 为把文

笙从战场上拉回来， 去部队劝说未果，
于是只穿单衣站在寒夜里 ， 给他穿衣

也不接受 ， 就这么站到次日天明 ， 战

场纪律何其严格 ， 岂是因为父母心疼

儿子就能放人的么 ， 但最后是部队领

导反过来劝文笙 ， 老人家使的是苦肉

计， 再不答应 ， 这条命就没了 ， 此处

是部队领导的豁达 ， 但真真是老人的

忠义； 凌佐与文笙一起去抗日 ， 负伤

后， 文笙背着凌佐撤退 ， 凌佐怕连累

战友， 选择自杀， 死前只留了一句话，
你要活下去 ， 代我好好地活 。 也是这

个凌佐， 打仗时一直带着一个包裹， 乃

是故人所托的一份东西， 心心念念在胜

利后要成全了故人的心愿……
这种信与义 ， 无论在哪个时代都

是珍贵的东西 。 作者所写的这几个家

族， 能在世道流离中一息尚存 ， 无不

是因为坚持着某些东西 。 昭如说人要

敞亮地活着 ， 文笙告诉雅各 （作者给

这人物取这名字就没想让他干什么好

事）， “风筝也有主心骨 ”。 放风筝的

那根线若断了， 那风筝便如乱世飘萍、
无影无踪， 线若还在， 就有一线生机，
那口气就不会断 。 在乱世里 ， 没点主

心骨， 怎么活下来？

麻 雀
沙 爽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山里 。 山高林

密， 我曾在清晨的山林里偶遇一只害

羞的松鼠， 午餐后回到住处， 又在楼前

的台阶下撞见一条晒太阳的小蛇。 阶前

的草坪里有许多蚂蚱跳来跳去， 木篱旁

边一丛繁茂的大丽花 ， 花瓣已有些萎

蔫， 却依旧散发出它们特有的辛辣香

气。 彼时已是仲秋， 而山中的草木仍然

满目生机。 阳光灿烂的正午， 总会看见

一群麻雀在那丛大丽花下进进出出， 让

我疑心它们在花荫里建造了一座夏宫。
但直到这些鸟飞落在檐前的电线上， 与

我的眼睛距离不过两米， 我才发现它们

形体壮健线条优美， 不同于城市里那些

圆润娇小的同类。 它们的眼睛下方还有

一道向眼梢挑过去的白色花纹， 而我之

前见过的麻雀则在脸颊上涂着白粉。 是

麻雀分出许多种类， 还是， 它们干脆就

是另一种鸟？
问题在于 ， 还有哪一种鸟会这样

主动靠近人类？
它们也常栖落在旁边那座小木屋

的屋脊上， 在上面站成一排 ， 像人在

超市收款台前慵懒列队。 最多的一次，
我 数 了 一 下 ， 有 十 三 只 。 屋 脊 陡 峭 ，
上铺红瓦， 而雀脊褐灰 ， 两下里色彩

衬得很美。 我听得它们中有谁叫一声：
“这！” 而另一只答： “这这！” 我伸长

了 脖 子 去 看 ， 可 惜 终 未 能 瞧 出 “这 ”
在哪儿。

有一天我外出漫游 ， 认识了旁边

村子里的一只小黄狗 。 那是一只温和

腼 腆 的 狗 狗 ， 它 先 是 冲 我 叫 了 一 声 ，
然后在我的注视下慢慢退入悬空的鸡

窝下方。 它的前腿膝盖处奇怪地垂下

两缕长毛， 好像有一点异域牧羊犬的

血 统 。 随 即 我 明 白 了 ， 这 狗 的 职 责 ，
或者说， 它存在的意义 ， 就是守护那

座 鸡 窝 。 那 家 的 主 人 大 约 是 老 两 口 ，
他们很可能忘记了 ， 一只狗除了要吃

饭， 还应该有水喝 。 一念及此 ， 我顿

觉生命悲伤， 正如身缚绳索 ， 连饥渴

也无从诉说。 自此 ， 只要食堂给我准

备的饭菜中有肉食， 我都会给它留着。
但那户人家位于村子的最深处 ， 往返

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 。 某日我借来一

辆自行车， 给小黄狗送去一瓶水和一

盘炖鸡肉。
回来的路上再次经过一座水泥桥，

它横跨小雅河 。 路与桥的连接间有不

大的坡度， 但足以让自行车行进的速

度放缓。 突然 ， 我的眼角余光中 ， 有

什么东西在动。 我转过头， 定睛一看，
是一只麻雀。 不 ， 是许多只麻雀 ， 凭

空悬挂在一个竖直的平面。 怎么回事？
我绕进路旁的田地 ， 一径走到近

前， 才发现那里有一张网 。 织网用的

尼龙丝细极了 ， 因而这网几乎是透明

的。 这张网护住的一小畦即将成熟的

高粱， 正向空气吐出我们嗅不到的芳

香。 但麻雀闻得到这香气 ， 它们打斜

刺里飞来， 猝不及防撞到网上 。 出于

本能， 它们当即以足蹬网 ， 尖细的脚

爪由此缠到上面 。 越是挣扎 ， 缠得就

越紧。 早先撞上来的那些麻雀有的已

干 枯 腐 烂 ， 而 后 来 者 对 此 恍 如 不 见 ，
仍旧陆续赴死———或许麻雀的视力与

人类相仿， 仓促之间 ， 这张几近透明

的网确实难以发现 ； 但人类会从同类

异样的情状中惊觉事态的蹊跷 ， 进而

规避危险。
那只显然是刚撞到网上不久的麻

雀， 见我走近 ， 惊恐万状地在网上乱

挣。 我一面试图安抚它 ， 一面想要解

开缠紧在它脚爪上的丝线 ， 但哪里解

得开？ 于是我丢下它 ， 跳上车往山庄

疾奔。 半路上 ， 我遇见山庄食堂里做

服务生的男孩———此前几天 ， 在我的

追问下 ， 他承认他只有十六岁———他

正蹬着三轮车去买菜 。 我问他有没有

带剪刀或小刀 ？ 并大致告诉他我在半

路上的发现。 等我取了剪刀回来 ， 见

男孩已摘下麻雀 ， 他把它轻轻团在手

心里， 递给我 。 我张开手指 ， 向上一

送， 那小小的鸟展开双翅 ， 向南方张

皇而去。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 曾在文章里说

起他与麻雀间的旧事———儿时他身居乡

村， 总有些麻雀落入乡人诱捕的罗网，
成为孩子们的玩物和零食。 他每每以零

钱易之， 将它们放生。 但是后来， 他疑

心这些被他救下的麻雀， 仍会一再重蹈

覆辙， 于是狠心剪去它们的一只脚趾。
少了一根脚趾的麻雀， 无论起飞还是栖

落 ， 都 会 清 晰 地 感 觉 到 与 往 昔 的 不

同———缺失的脚趾再也无法轻松地抓紧

树枝。 也就是说， 除了被剪下脚爪那一

刻的疼痛， 这只曾经涉险的麻雀， 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 需要重新面对它残疾

的生活。 它会由此牢记曾经的轻率带来

的严重后果， 就此在类似的诱惑下心生

警觉。 它甚至还会向它的家人、 朋友和

孩子们讲述———用我们至今未能成功破

译的麻雀语———让生命的记忆和智慧得

到传承。
据说鸟类之中 ， 乌鸦的智商是最

高的。 小时候学过的课文里也有乌鸦

喝 水 一 节 。 为 什 么 主 角 偏 生 是 乌 鸦 ，
而非更上镜的黄鹂 、 画眉或喜鹊 ？ 这

其中大约多少有些长期观察得来的经

验？ 又有研究称 ， 麻雀的智商仅低于

乌鸦， 而乌鸦则比备受人类夸赞的海

豚更聪明 。 由此推算 ， 麻雀的智商或

与海豚不相上下？
麻雀的大脑占身体总重量的三十

四分之一 。 纯属巧合 ， 人类也是这个

比值。 小小的 、 以飞翔为业的麻雀为

什么要发展出这样沉重的大脑 ？ 难道

只因为， 它是距离人间烟火最近的鸟

类 ？ 当 然 燕 子 也 在 人 类 屋 檐 下 定 居 ，
但以人的视角来看 ， 燕子因需要南迁

北徙而近乎客人 ， 麻雀则因长居左右

而被视作邻居。 按照人类的社交惯例，
客 人 即 便 偶 有 恶 习 也 可 以 暂 且 隐 忍 ，
而邻居因旷日持久往往生出龃龉 。 近

朱者赤， 与人类的长期周旋 ， 是否促

使麻雀的大脑得以超强进化？ 我觉得，
学术界理应开设 “被人类改写的生物

学” 这一学科。
但乔治·布封讨厌麻雀。 在 《自然

史》 中， 他认为麻雀 “生性贪婪 ， 而

且数量众多， 干尽蠢事又一文不值 ”。
随后他写道 ： “这些家伙的习性多种

多样， 比别的鸟儿具有更多变 、 更完

善的性情 ， 而这无疑是由于它们习惯

于群体生活 ； 它们只从社会索取一切

适合自己的东西 ， 却又不为社会增添

什么。 它们由此获得一种谨慎的本能，
这种谨慎以处境 、 时间和与其他条件

有关的习惯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我觉得 ， 写到此处 ， 布封想到的

可能并不是麻雀 。 和这世上的许多时

刻 一 样 ， 生 命 所 承 受 的 恶 评 和 诅 咒 ，
原本并非他或者它们应该承担的。

学
会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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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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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时间如流水 ， 流 水 我 们 留 不 住 ，
时间倒还可以遵守。 其实时间就是用

来遵守的， 上学、 上班、 登车、 登机

等等， 都得遵守时间。 如果错过了规

定的时间， 时间一去不返， 人家是不

会等你的 。 人有三守 ： 守时 ， 守 信 ，
守己。 三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三

者当中， 守时最日常， 最具体， 对每

一个社会人来说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
记得我在煤矿当工人的时候， 安全规

程对上下班时间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上班必须提前到达工作面， 不可迟到。
而下班绝不可有半点提前， 就算当班

的任务早就完成了， 也得等待与接班

的工友按时交接， “手交手， 口交口，
交不清， 不能走。”

工作中是这样 ， 在 社 交 生 活 中 ，
我们也应该学会守时。 相比之下， 工

作中守时比较容易做到， 因为有制度、
管理、 监督等机制管着你， 不守时会

受到批评， 甚至惩罚。 而在社交生活

中， 没有了外力的制约， 人们对时间

的遵守往往就有所放松。 特别是一些

从事写作的朋友， 他们平时自由惯了，
也散漫惯了， 偶尔聚会， 有人总是不

能按时赴约。 比如有一个朋友， 喝酒

挺实在的 ， 但每次聚会都迟迟不 到 。
迟到对他来说是一种常态， 提前或按

时到场的情况几乎没有。 他每次迟到，
总能找到迟到的理由， 不是路远， 就

是堵车， 或是被别的事耽误了。 我们

罚他喝酒时， 他哈哈笑着， 一再说对

不起 ， 不好意思 。 态度倒是蛮好 的 。
别以为他这次挨了罚， 道了歉， 下次

就守时了， 不会的， 下次聚会他还是

“不好意思”。
自查起来， 和朋友们聚会， 我也

曾有过迟到的时候。 但自从经历了那

件事情之后， 再和朋友聚会， 我要么

提前到， 要么准时到， 再也不会晚去。
那件事情的经过被我白纸黑字记在笔

记本上， 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时

间是 1993 年 9 月 15 日下午， 地点是

北京钟鼓楼旁边的马凯餐厅， 起因是

深圳方面组织全国性的文稿竞价拍卖

会， 派李骏先生到北京来拉稿子， 召

集人为雷达老师， 参加聚会的有陈荒

煤、 冯牧、 刘恒、 白烨、 朱晓平、 王

朔、 卢跃刚等人。 聚会地点离我家不

是很远， 那天我是骑自行车去的。 骑

自行车的好处是机动灵活， 一般不会

耽误时间。 约定的具体时间是晚上六

点半， 我提前十分钟就到了。 事前我

并不知道参加聚会都有哪几位， 到餐

厅一看， 才见陈荒煤先生、 冯牧先生

和雷达老师等已经到位， 他们比我到

得还早。 陈荒煤先生那年八十岁， 冯

牧先生七十四岁， 他们都是我所尊敬

的文坛老前辈。 以前我只在开会时见

过他们二位， 这么小范围地和他们聚

会 ， 对我这个后学来说还是 第 一 次 。
雷达老师特意向冯牧先生介 绍 了 我 ，
说我是 “北京三刘” 之一。 冯牧先生

说知道， 他读过我写矿工的小说。 冯

牧先生还说， 有一个叫刘毅然的， 也

姓刘， 小说写得也不错。
六点半过 了 ， 还 差 两 个 人 没 到 ，

朱晓平和王朔。 那就再等会儿吧， 先

上凉菜 。 凉拌黄瓜等凉菜端 上 来 了 ，
又等了半个钟头 ， 朱王二人 仍 未 到 。
冯牧先生有些不悦 ， 说这两 个 小 子 ，
让两个老头子等他们这么长时间， 太

不像话！ 那时移动电话不叫手机， 叫

大哥大， 大哥大属奢侈品， 一般人用

不起 。 在餐厅里没法儿和二 位 联 系 ，
只有继续等下去 。 又等了几 十 分 钟 ，
都快八点了， 朱晓平和王朔才终于到

了。 这时冯牧先生已经不是不悦的问

题， 他生气了， 甚至有些愤怒， 一见

朱晓平就骂起来。 他的骂有些不由分

说， 朱晓平又是道歉， 又是解释， 他

还是不肯罢休。 不知为什么， 他没有

骂王朔 ， 只把矛头对准朱晓 平 一 个 。
大概是因为朱晓平在中国作协工作过，
曾是他的部下， 他对朱晓平就格外不

客气。 冯牧先生骂朱晓平骂得很厉害，
碍于晓平兄的面子， 这里就不再重复

了。 反正那天的饭局偏离了主题， 吃

得很不愉快。 至于喝了什么酒， 吃了

什么菜， 我一点儿都记不起了， 只对

冯牧先生因朱晓平和王朔迟到发脾气

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除了庆 幸 自 己 那 天 没 有 迟 到 ，

还在心里暗暗留下了一个记号， 以告

诫自己： 以后凡有朋友们聚会， 一定

要守时， 万万不可迟到。 特别是在有

老同志参与的情况下， 一定要提前到。
这是尊重别人， 也是尊重自己。 时间

无处不在，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和时间

打交道。 不光朋友们聚会， 我们每天

从睁眼起床， 到晚上闭灯休息， 中间

无论是学习， 开会， 还是旅游， 看戏，
都有一个守时的问题。 守时既是守信

和守己的前提， 本身也是守信和守己

的组成部分 ， 如果连守时都 做 不 到 ，
就谈不上守信和守己。 鲁迅先生从生

命的高度， 直接把时间和生命联系起

来， 说 “时间就是生命”。 从这个意义

上延伸理解， 守时也是珍惜生命和守

护生命啊！

2017 年 4 月 1 日于北京和平里

7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6 月 4 日 星期日 笔会


